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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贊法師佛教改革思想初探

誠如黃心川先生所言：「巨贊法師是改革浪潮的浪尖兒太虛路

線的繼承者，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為了佛教

的復興和改革，殫精竭慮，勇猛直前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，奉獻了

一生。」、「巨贊法師是一位解行相應的佛教改革家，他把畢生的

精力奉獻給了佛教的改革和復興事業。」

一、追求佛教改革的一生

據法師自述，19 歲那年他到杭州靈隱寺

想出家，剛巧太虛法師在那裡，要他做一篇出

家志願書。當中有一個志願是「改革佛教」。

太虛法師對其文很賞識，有「斯亦有志於道之

士，得其師導，可臻上達」的評語。可見，自

青年時代起，巨贊法師就早已立下改革佛教的

宏願。

1932 年，在杭州經太虛法師介紹，依靈

隱寺卻非和尚正式出家，受具足戒於寶華山。

之後，先後在歐陽竟無的內學院和四川漢藏教理院學習、教書。抗

戰中，1939 年先在湖南南嶽辦佛學研究社，組織佛教青年服務團；

李建欣

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編審

青年時期的巨贊法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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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0 年秋，到廣西桂林辦《獅子吼月刊》。

「《獅子吼月刊》，1940 年 12 月 15 日出版。……據該刊《代

發刊詞》云：『該刊的主要內容是著重用歷史眼光，對全部教理，

作有系統的整理，順應時代潮流，重新建立一套新佛教的理論。同

時，更針對敵偽的荒謬宣傳，儘量發揮佛教的反侵略的思想，從佛

教崗位上，來鞏固抗日民族戰線，支持長期抗戰。所以，其基本任

務就是，用歷史的眼光整理佛學，使佛學通俗化、現代化，而能適

應現代思潮，樹立新佛教運動的文化堡壘。宣揚佛教的反侵略思想，

促進佛教同仁為抗戰救國服務。報導國內外佛教動態，以佛學觀點

來評價現代一切學術思潮。』……該刊自創辦以後，一直在新佛教

運動方面頗有建樹，除了宣傳新佛教運動之外，還專門出版了『新

佛教運動專刊』，在當時佛教界獨樹一幟，影響很大。」

反映巨贊法師關於佛教改革基本思想的篇章〈新佛教運動之史

的研究〉、〈新佛教運動的中心思想〉、〈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

瞻〉、〈新佛教運動與抗戰救國〉等，都是在《獅子吼月刊》的前

幾期集中刊出的。這份期刊實際只出 6 期，即 1940 年第 1 卷第 1、

2 期，1941 年第 1 卷第 3、4 期

合 刊，1941 年 第 l 卷 第 5、6、

7 期合刊，1941 年第 l 卷第 8、

9、10 期合刊，1941 年第 l 卷第

11、12 期合刊。短命的期刊卻

給我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文獻。

「這一時期由於法師和各

界頻繁接觸，得能深入考察社

會各個階層的底蘊，從而堅定

巨贊法師佛教改革思想初探

巨贊法師與道安法師共同創辦並主編的
《獅子吼月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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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他徹底改革佛教的夙願，提出了『生產化』、『學術化』兩個口號，

撰成了約二十萬字的《新佛教概論》。……《新佛教概論》的基本

內容是：認為過去的佛教和封建主義血肉相連，佛教徒的思想行為

受它的影響很大，不少是迷信的、落後的，因此要排除佛教中封建

迷信的毒素，剔除其糟粕，吸收其精華；必須用科學的歷史觀點，

在理論方面研究大乘教理，才能棄偽揚真，澄清思想；在行為方面，

要發揚菩薩的積極精神，無我除執，以之實踐理論；對於僧伽制度、

僧伽教育的改革，僧伽人才的培養，寺廟的管理和整頓，經典、文

物的保管和整理，佛教界的因循守舊的積弊如何革除等等，在這本

書裡都有詳盡系統的闡述。對於廣建壇場，聚眾諷誦，以做佛事為

衣食之資，巨法師尤為反對，他一向力主佛教徒要要參加勞動，自

食其力，發揚古德『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』的美德，恢復釋迦牟尼

原有的光明和佛陀的優良傳統。只有這樣才能不被淘汰，才能適應

時代的需求，才有自己安身立命之處，也才能體現「生產化、學術

化」的宗旨。」

在桂林期間，巨贊法師曾想把廣西省佛教會作為新佛教運動的

一個據點，「目前最要緊的，是找一個新佛教運動的據點。有了據

點，才能集中人材，分工合作。……由於他本身的沒有阻力，黨政

界的開明，加上文化界的熱情，我們想在這裡建立新佛教運動的根

據地。……同時想應用生產化、學術化的原則，組織一個實驗叢林，

全國為佛教界之倡」。後來不知何故沒有結果。1942 年巨贊法師離

開桂林，來到桂平西山，任龍華寺主持，頗想有所作為：

我倒很想把西山做個實驗的場所，最近已經成立了佛教會，

會址設於龍華寺，會員約有二百餘人；李公祠和水月宮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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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是潯地男女佛教徒禮拜之所，亦已改為居士林，附設五

明圖書館。……每月下山兩次，為女居士們所舉辦的女子

佛學研究班授課。假定經濟可能充裕的話，還得辦刊物，

和編印比較通俗的佛學書籍。這是關於學術化方面的。「生

產化」方面，從培植西山茶著手，已經開了十多畝田地，

種了百多年種子，大約三四年後，每年或者可以採到幾百

斤茶葉。……那我們的生活，真可以連田租都不靠。

法師還有關於風景建設方面的具體設想。可惜的是，法師在這裡的

佛教改革事業剛剛開了個頭，就由於國民黨頑固分子的誣陷與阻撓

而中斷。

1946 年巨贊法師回到杭州。那時的浙江省主席沈鴻烈曾經鼓勵

他草擬改革浙江全省佛教教務的計畫。後來其繼任者陳儀與省民政

廳廳長杜偉居士，兩次希望他能改革杭州市的佛教教務，但法師認

為「社會經濟基礎未變，舊有的一切，結合在一起，牢固不化，以

民政廳長的全副力量，想要加以改造，只是主觀的願望，唯心的想

法，決不會成功的」。

1948 年巨贊法師在

香港講經，遇到了李濟

深、 沈 均 儒、 章 伯 均、

郭沫若諸先生。大家都

認為佛教問題是一個大

問題。人民解放軍不久

解放全中國，佛教的現

狀必將打破，以後如何
巨贊法師在香港留影

巨贊法師佛教改革思想初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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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法呢？巨贊法師鑑於此，就到台灣去考察，想看看日本化的佛教

究竟如何。巨贊法師在台灣參訪一個多月，撰寫了《臺灣行腳記》，

其最後結論是：「臺灣佛教正面臨著必須向『中道』轉變的關頭，

誰能不忘根本，而又能順應潮流，即足以領導臺灣未來的佛教，也

將被全臺灣的三百萬佛教徒所擁護，而協助政府奠定長治久安的基

礎。日月潭的湛澄，草山的雅靜，將會鐘毓一兩位出類拔萃的大德，

打開臺灣佛教的局面。噫！非斯人，吾誰與歸？」

考慮到巨贊法師到台灣考察佛教的背景―為新中國佛教改革

草擬計畫，我們在這裡似乎聽到了他的弦外之音，即：只有抓住佛

教的根本，同時又能順應潮流者，才能領導新中國未來的佛教，並

被佛教徒所擁護；解放前夕的大陸何嘗不是在期待著「一兩位出類

拔萃的大德」，來打開新中國佛教的局面？如法師所說：「改革中

國佛教教務，應配合朝代，重訂合理的辦法，日本化只能供參考而

已。」

巨贊法師由台灣回到杭州，開始考慮草擬改革全國佛教教務的

計畫，趙樸初居士也為此到杭州與法師商量過一次，想祕密召集分

散在滬、杭、甬一帶的進步的佛教徒開一個會，切實商決具體辦法，

但因故未成。淮海戰役一結束，法師由杭州至香港。時任中共華南

局負責人的潘漢年通過別人，要巨贊法師寫一個新中國佛教改革草

案，後此草案由潘漢年讓人帶到當時為中央所在地的石家莊。

1949 年 4 月 13 日巨贊法師由香港抵達北京。在北京經過一個

多月的考察與討論，以北京市佛教同人的名義，為改革全國佛教，

上書毛主席及各民主黨派。其內容被概括為四點，有關佛教改革的

部分就占三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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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……尤其是最近四五十年，全國各大小寺院，由封建

地主而商店化、家庭化，格外加強了迷信與沒落傾向，使

佛教受盡了社會的揶揄與輕褻。我們實在覺得非常痛心，

也曾經做過一點改進工作。但佛教這一個階層，和整個社

會是分不開的，整個社會沒有改革，佛教內部的革新也無

法進行。所以佛教革新的運動，雖然也有三十年的過程，

而在這個時代以前，可以說是毫無成績。……

三、佛教的本質不同於別的宗教，他「無神」又主張「實

踐無我」，與時代精神深相吻合。加以即待解放的西藏和

臺灣，都是崇奉佛教的。和我們毗連著的國家，如安南、

暹羅、緬甸、錫蘭、印度、朝鮮乃至日本，都是根深蒂固

的佛教國家。假定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，漠視了佛教這一

個單位，恐怕對於解放西藏、臺灣和世界革命的進展，或

者會發生困難的。反之，如果新中國的國土上，出現了佛

教的新姿態，對於全國的完全解放和世界革命的進展，或

者也不無便利之處。

四、提出「生產化」、「學術化」兩個口號，作為改革佛

教一切制度的目標。生產化可以打破舊時各寺院封建的經

濟組織，學術化則加強佛教徒對於佛教的認識與正信以破

除迷信。封建的組織與迷信的愚昧既已毀棄，佛教革命的

本質，才能完全流露。

人民政協籌備開會之前不久，北京市人民政府頒布了嚴禁毀壞

寺廟古跡文物的通告。巨贊法師認為消極的保護之後應該有積極的

整理，才能收到實效。他曾經本著這個意見，與時任北京市副市長

巨贊法師佛教改革思想初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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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張友漁談過一次。張友漁說，積極整理對於佛教和政府都有益處，

但非有一個佛教團體從中領導不可；組織團體的時候，最好以解決

佛教問題為宗旨，不必涉及其他。法師根據這個意見，草擬了一個

中華全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和籌備會的章程，送請統一戰線部核奪。

統戰部的同志說目前這樣做恐怕是有困難的。

巨贊法師領導佛教界開

展佛教改革的工作，具體說

來，是在北京正式成立北京

市佛教徒學習會，開辦僧尼

學習班。組織僧尼學習班的

目的：「一、學習馬列主義，

及毛澤東思想。二、實行佛

教『濟世無我』的積極精神，

建立勞動觀點，服務人民。

三、肅清封建迷信的思想，

爭取佛教的光明，輔助社會進化，完成人間樂土。」僧尼通過學習

「認識了時代，認識了佛教的真精神，接受得了改革佛教教務的理

論與辦法」；「我們開辦麻袋工廠，把他們吸收在這一個生產部門

裡去，配合著『新叢林』的計劃，開展中國佛教新建設的第一步」；

開辦大雄麻袋工廠，「把北京市僧尼勞動生產的問題整個解決」。

巨贊法師還制訂了《新叢林組織綱要》（草案）。

1949 年 5 月 29 日，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宗教事務組召開關於

各宗教教務改革的第三次座談會，討論由巨贊法師所提出的三個文

件：一、目前佛教的情形，二、關於處理一般宗教問題的意見，三、

改造佛教的意見。後來巨贊法師吸取了大家的意見，從頭加以修改，

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1949
年 9 月在北京召開，巨贊法師（前排左二）

為唯一僧人代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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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為《改革佛教的意見》。其基本原則有四條，其中，「二、從勞

動生產徹底改革佛教的現行制度，使出家僧尼，老者有所養，少者

有工作，消滅寺院的地主資格，子孫私有制度，和迷信營業。三、

依據人民政府《共同綱領》第四十條之指示，用科學的歷史觀點，

在理論方面，研究大乘教理，棄偽揚真以澄清思想；在行為方面，

發揚菩薩行的積極精神，無我除執以實踐理論；在文物方面，保全

資料，芟蕪去穢以整理典籍」，其核心實質不外乎生產化與學術化

兩大目標。

1949 年 6 月 18 日，李濟深、陳銘樞、唐生智、趙樸初、方子藩、

周叔迦與巨贊七人，邀請出席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會議代表當中與

佛教有關的諸先生在森隆飯莊座談。討論結果，為避免誤會起見，

《改革佛教意見書》改題名為《中國佛教教務改革意見書》，徵求

全國僧尼的意見。與之同時，發起組織現代佛學社，出版《現代佛

學》月刊，巨贊法師為主編。

1952 年，巨贊法師與李濟深、葉恭綽、陳銘樞、趙樸初等籌

建中國佛教協會，任籌備處副主任；1953 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時當

選為副祕書長；1957 年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第二屆副會長兼副祕書

長；文革初期以現行反革命的莫須有罪名，被關進監獄達七年之久，

1980 年平反。1984 年齎志而歿。

二、巨贊法師的佛教改革思想

如上所述，巨贊法師十九歲那年在杭州靈隱寺巧遇太虛法師，

想從他出家；太虛法師讓他做一篇出家志願書。巨贊法師用駢文寫

了四個志願，其中一個志願即是「改革佛教」。太虛法師評語中有

「斯亦有志於道之士，得其師導，可臻上達」。可見，巨贊法師從

巨贊法師佛教改革思想初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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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時代就確立了改革中國佛教的宏願。

法師為什麼一定要改革佛教？其初衷何在？應是出於對佛教現

狀的不滿。由於巨贊法師是佛教中人，因此對於長期以來佛教的積

弊看得十分清楚，這是教外人士所不能比擬的。如黃心川先生所分

析：「我國過去的佛教和封建主義血肉相連，佛教徒的思想和行為

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封建主義的影響，表現出十分迷信落後。」

巨贊法師在不同

時期的文章裡，對佛

教的現狀進行過沉痛

的描述：「寺廟生活

情形，反一天一天違

背唐代的合理性，以

至於構成現在叢林商

店化、地主化，小廟

家庭化的畸形狀態。

所謂最精密的理論，

自宋以來，就逐漸被

那些多閑的長老們菲薄著，目為義學空談。大部分和尚，本來是為

著生活出家，更用不著佛理。整個佛教界浮沉在愚河癡海的無知淘

浪之中，跟著來的就是迷信的『慈航』。佛非但需要批發他所毀棄

過的祀神儀式和咒語，同時還得披上方士式的八卦道袍。」法師指

出了佛教中存在「叢林商店化、地主化，小廟家庭化的畸形狀態」，

義學衰落和迷信色彩濃厚。

法師還分析道：「大概是僧伽分子太雜，一般知識水準過於低

的關係，『語言無味，面目可僧』，自然和上層社會不能取得聯繫，

巨贊法師（前排左三）與趙樸初居士（前排左一）

接待外國訪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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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遠得不到見識。又因為生活的驅使，逼得他們不得不趨於頑劣，

做盡許多佛法所不容許的事情，嫉妒障礙，分黨分派，固然也含有

爭奪飯碗的因素，一方面則因為和尚們大都氣量狹小，不顧大局。」

又說：「佛教界內高僧大德固然很多，而大部分有知識的，成日價

談玄說妙，行為上則連起碼的同情心都沒有。爭名奪利，排擠傾軋，

和市儈一般無二。沒有知識的，為著找飯吃，東奔西走，不能不墮

落到社會的最下層；甚麼禮義廉恥，甚麼六度四攝，他們是沒有辦

法做得到的。」

這裡，巨贊法師又就僧伽的成分進行具體分析：有知識的僧人

「談玄說妙」、「爭名奪利，排擠傾軋」；「氣量狹小，不顧大局」；

沒有知識的僧人為生活所迫，「做盡許多佛法所不容許的事情」。

新中國甫建立，巨贊法師就對佛教界的痼疾進行了深入的概括：

我以為流行在佛教界的歪風，不外四種：一、飽食終日，

無所用心；二、抱殘守缺，膠柱鼓瑟；三、買空賣空，言

不及義；四、假貌為善，蛀蝕佛教。這也免不了主觀主義、

宗派主義和八股，自然也都是機會主義。機會主義者，投

機取巧，只願為個人打算之謂也。為個人打算得愈周到，

距佛教的精神愈遙遠，這在出家人方面表現得最使人傷心，

因此社會上有家認為那就是佛教，連帶我們的教主釋迦牟

尼也受到了糟蹋。……過去佛教界的情形如此，欲求佛教

之不為社會所非難攻擊，真是不可能的事。

這是法師經過十幾年的佛教改革實踐與理論思考後，對佛教界所存

在弊端的準確診斷。很難說這些弊端在當代中國佛教界已經絕跡了，

因此對於當前的佛教界無疑還具有十分重要的警戒意義。

巨贊法師佛教改革思想初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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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贊法師正是基於對佛教中所存在問題的深刻認識，他才痛感

改革中國佛教的必要，並且提出了一套比較成系統的改革方略。巨

贊法師的佛教改革思想，集中出現在桂林時期他所發表的一系列論

著中。巨贊法師於 1940 年秋到桂林，《巨贊法師全集》主編朱哲在

〈當代名僧巨贊法師傳略―僅以此文紀念巨贊法師逝世十三週年〉

一文中說：

這一時期由於法師和各界頻繁接觸，得能深入考察社會各

個階層的底蘊，從而堅定了他徹底改革佛教的夙願，提出

了「生產化」、「學術化」兩個口號，撰成了約二十萬餘

字的《新佛教概論》。……《新佛教概論》的基本內容是：

認為過去的佛教和封建主義血肉相連，有密切的關係，佛

教徒的思想行為受它的影響很大，不少是迷信的、落後的，

因此，要排除佛教中封建迷信的毒素，剔除其糟粕，吸收

其精華。必須用科學的歷史觀點，在理論方面研究大乘教

理，才能棄偽揚真，澄清思想；在行為方面，要發揚菩薩

的積極精神，無我除執，以之實踐理論。對於僧伽制度、

僧伽教育的改革、僧伽人才的培養，寺廟的管理和整頓，

經典、文物的保管和整理，佛教界因循守舊的積弊如何革

除等等，在這本書裡都有詳盡的闡述。對於廣建壇場、聚

眾諷誦，以做佛事為衣食之資，巨法師尤為反對，他一向

力主佛教徒要參加勞動生產，自食其力，發揚古德「一日

不作，一日不食」的美德，恢復釋迦牟尼原有的光明和佛

陀的優良傳統。只有這樣才能不被淘汰，才能適應時代的

需求，才有自己安身立命之處，也才能體現「生產化」和

「學術化」的宗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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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朱哲也感嘆：「可惜的是，巨

贊法師革新佛教的代表作―二十多

萬字的《新佛教概論》至今仍是石沉

大海，沒有下落。」然而，讓我們感

到慶幸的是，巨贊法師於 1940-1941

年在他所主編的《獅子吼月刊》上，

集中發表了數篇有關佛教改革的文章，

〈新佛教運動之史的研究〉（《獅子吼

月刊》1941 年第 1 卷第 2 期）、〈新

佛教運動的中心思想〉（《獅子吼月刊》

1941 年第 1 卷第 8、9、10 期合刊）、〈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〉

（《獅子吼月刊》1941 年第 1 卷第 1 期）、〈新佛教運動與抗戰救國〉

（《獅子吼月刊》1941 年第 1 卷第 3、4 期合刊）。我們大膽地推測：

這些文章很可能就是佚失的《新佛教概論》的主要章節。

巨贊法師關於佛教改革思想，集中體現在他的〈新佛教運動的

回顧與前瞻〉一文中：

現在要討論到如何完成新佛教運動了。第一：新佛教運動

要和全面抗戰、全民動員的陣容配合著，普遍發動佛教同

仁參加實際工作，這對於國家、民族貢獻之大，上面已經

說過，不必再提。……

第二，整理僧制。目前的僧制，非但違反唐代的辦法，亦

且非佛所許可。其招致全社會的非難，真是理所當然。……

我以為整理僧制，應該確定兩個目標：一、生產化；二、

學術化。

巨贊法師全集

巨贊法師佛教改革思想初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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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產化是僧徒各盡其能，生活自給。絕對避免土劣式的收

租放債和買賣式的迷信營業。效法馬祖、百丈的自耕自

食，……是最妥當的辦法。這樣，做和尚的並不是一種職

業，而也能參加勞動生產。對於社會經濟，關係最大，增

加一般僧徒的健康，猶其餘事。寫到此地，我覺得一般僧

徒之幾于完全無知無識，原因是在懶；懶則由於身體之不

健康，吃現成飯有以致之。生產化增加了僧界的健康，把

懶的魔鬼從佛教界裡驅逐出去，則一切才有辦法。

學術化則恢復原始僧伽制度，使每一個廟都造成學術團體，

而每一個和尚都是文化人。玄奘法師在印度學法的那爛陀

寺，六朝慧遠法師所組織的東林寺，都是這種辦法。……

跟著第一個目標來的工作是全國廟產的統制，跟著第二個

目標的工作是全國僧尼的沙汰。……

第三、整理教理。關於教理的整理，有許多人想做、在做，

大都是考證方面的。我覺得至目前為止，佛教界內各種著

作，都還沒有和當前的問題銜接。也就是說，沒有能夠用

純正的佛理，明確地、簡單地，替人類解答科學上、哲學

上，以及社會政治上的許多問題。這就需要新佛教運動者，

在「體驗佛理」、服務人群之外，對於世界上的一切學問，

都要有深切的瞭解才行。……

至於全部藏經的整理，內學院現正籌雕精刻全藏，其成就

當在大正新修《大藏經》之上，希望各界幫助他。此外如

西藏、錫蘭、暹羅、緬甸等處佛教的研究與翻譯，印度佛

教史跡的調查，也有人在孜孜從事。而佛教內各個問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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窮源競流，如：戒律的系統研究，小乘各部本末義的研究，

大乘各宗義理與史實的研究，中國佛教史研究，都還沒有

可以大書特書的成績。

除了第一點是有關時局的之外，第二整理僧伽，第三整理教理

為巨贊法師改革佛教的兩個重要方面。而法師為整理僧伽確定兩個

目標：一是生產化，二是學術化。「生產化，學術化，就是使僧制

不至於俗化，而僧人的生活可因而莊嚴起來。詳細條文，當然先要

把諸家戒本徹底對比研究一番，再參考古代的清規和當前的環境方

能定。」巨贊法師後來自己又進一步概括為：「提出『生產化』、『學

術化』兩個口號，作為改革佛教一切制度的目標。生產化可以打破

舊時各寺院封建的經濟組織，學術化則加強佛教徒對於佛教的認識

與正信以破除迷信。封建的組織與迷信的愚昧既已毀棄，佛教革命

的本質，才能完全流露。」

「生產化是僧徒各盡其

能，生活自給。絕對避免土劣

式的收租放債和買賣式的迷

信營業。效法馬祖、百丈的自

耕自食。」、「『生產化』則

求生活之自足自給，根本剷除

替人家念經拜懺化緣求乞之陋

習，如此則佛教本身可以健

全，然後才能談得上對國家社

會的貢獻。」「生產化」是為

了解決僧徒的生存問題，自給

自足，不再仰仗收租放債、替

巨贊法師故居贊園裡的雕像

巨贊法師佛教改革思想初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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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家念經、拜懺、化緣、求乞而生活，這樣才可以提升僧人的社會

形象，莊嚴僧人的生產。

巨贊法師對於「生產化」還有比較具體的設想，「就寺廟附近

的山或地開闢農林場，勿使有一寸土荒廢，其餘的租穀，除掉夠僧

眾們吃用的以外，統統匯合起來舉辦大規模的慈善事業和佛教事業，

什麼佛教工廠，佛教醫院，佛教教養院，佛教大學，佛教……都可

以建立得起，儘量的把全國僧尼各盡所能地吸納進去，教他們，使

他們個個成為生產者或學者，這才算是佛教改革的初步的成功」。

1942 年，巨贊法師在桂平西山任龍華寺主持時，有機會把自己「生

產化」的設想付諸實踐，可惜剛開了個頭就夭折了。建國後，巨贊

法師組織建立大雄麻袋廠等都是有關「生產化」的具體實踐。

「學術化則恢復原始僧伽制度，使每一個廟都造成學術團體，

而每一個和尚都是文化人。」「『學術化』在於提高僧眾的知識水

準，博學慎思，研入世出世間一切學問，恢復僧眾在學術界原有的

地位。」法師在談及「學術化」時是以印度的那爛陀寺為原型的：

尼赫魯說：「……。它是專門注重高深的研究工作的，中

國、日本，甚至據說朝鮮、蒙古和布豁都有學生被吸引到

這裡來求學。除了宗教和哲學科目（佛教、婆羅門教都有）

外，非宗教性的和實用的科目亦予傳授。大學內有一個藝

術學院、一個建築系、一個醫學院、一個農業系；還有牛

奶場和家畜場。大學裡的文化生產據說都是些生動的辯論

和討論。印度文化的傳佈到國外，大部就是那爛陀大學裡

出來的學者們所做的事業。」這說明那爛陀寺的教學精神，

除以辯論和討論的方式研究佛教哲理外，還學習非宗教性

科目，其中包括生產事業，此外還注重國際間的友好往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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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贊法師以印度那爛陀寺為例外，說明寺院曾是中世紀學問的中心，

曾對印度文化做出過巨大的貢獻。提倡「學術化」的目的在於「恢

復僧眾在學術界原有的地位」。

在巨贊法師改革佛教的設想中，整理教理為重要的一個方面。

整理教理就是「能夠用純正的佛理，明確地、簡單地，替人類解答

科學上、哲學上，以及社會政治上的許多問題」。實質上也就是佛

教「理論的現代化、通俗化的開展」，而「理論的現代化、通俗化

的開展，則無論如何要從佛教最基本的中心出發，否則現代化即等

於密教之同化於印度教，通俗化即庸俗化而已。新佛教運動如能依

照這個目標做下去，才是道地的隨機說法，真正的新的適應，在佛

教界內固然可以發生模範的作用，同時也就是揭示客觀的真理於人

間，其效能不僅僅是關於佛教本身的改進而己」。

佛教的中心所在是什麼？巨贊法師認為：

無論是印度的、中國的佛教思想，都以「龍樹無著學」為

中心，做根本；無論是三論、天臺、法相、賢首，乃至禪

與密、淨，都從「龍樹無著學」流出。那末我們―新佛

教運動者，為救弊扶弱起見，對於龍樹無著學應該先有透

徹的瞭解，至少要有相當的根底。否則「不揣其本而齊其

末」，結果不是「以水投水」，就是離經叛道。離經叛道

之有害於佛，人所共知，「以水投水」，依然漂蕩在「門戶」

的末流裡，決不能剝落佛門之瘡，顯示新鮮活潑的精神而

恢復哲學的本態，對於佛教，無外乎也只有加深苦難。

因此，我們可以看到巨贊法師關於改革中國的設想，是以對佛教教

理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為基礎的，首先要確立佛教的中心，然後才

巨贊法師佛教改革思想初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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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超越門戶之見，「剝落佛門之

瘡，顯示新鮮活潑的精神而恢復哲

學的本態」。而法師以為無論印度

或中國的佛教思想都是以「龍樹無

著學」為中心。法師認為：

佛所說法本無所謂大乘小乘，

其判分在佛滅度以後，大約公

元前一世紀，印度的佛教界已

經分裂成二十部左右（有南傳

北傳兩說），爭執著許多零零

碎碎的問題，循至於失掉佛的

本意，後來的人乃稱之曰小

乘，又經過一兩百年而有龍樹出世。他是佛滅度後，最有

手眼的菩薩，看到當時佛教界的龐雜無緒，用秋風掃落葉

的手段建立所謂「空宗」（法性宗），佛的真精神才又能

顯示於世，這就是大乘。其後不久，佛教界有許多人誤解

了他的理論，同時社會環境又須要佛弟子們對教理作一番

新穎的解釋，於是有無著世親的「有宗」（法相宗）出現。

有宗討論每一個問題起來，都用比勘的方法，所以是印度

佛教的集大成，而其「微言要旨」，又和空宗不相違。佛

教經過這兩個宗派的開發，才能放射其千古常新的光芒，

奠定了不可動搖的中心思想。

巨贊法師進而認為：「無著、世親之說有，初未異於龍樹、提婆之

談空，環境不同，各有詳略，未容紛爭長短於其問者也。」、「唯

浙江天台國清寺巨贊法師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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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和中觀二家雖然是對立的，但它們仍然有共同點，而且在某種意

義上說，共同點還不算小。」

在改革中國佛教先後側重方面，法師認為：「先把佛教的現行

制度改革好，然後再整理思想。」、「制度改革好了，僧徒不能再

用信仰謀生活，而要從生活中實踐信仰、表現信仰。」

在整理思想方面，巨贊法師提出兩點：

（一）歷史發展的觀點；（二）從行為中踐履的精神。過

去佛教界因為有許多紛爭，所以削弱了佛教的力量，而紛

爭之起，我以為是起於不知道歷史發展的觀點。……又過

去大家不注重從行為中履踐的精神，縱使談空說有、舌底

生蓮，或者勇猛精進、守身如玉，結果還只是他個人的事，

或者竟是「脫空妄語漢」，這就違背了釋迦牟尼平實的、

和人民大眾緊緊地團結在一起的精神了。

總之，巨贊法師的佛教改革思想，是法師從事佛教改革事業和

對佛教思想進行精研與深入思考的結晶，是現代中國難得的佛教改

革方略之一，對當代中國的佛教產生了一定的影響；它是法師留下

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。法師關於改革中國佛教的一些設想，已經

或正在被後人所繼承並貫穿到當代佛教的具體改革實踐之中，巨贊

法師的現實主義和與時俱進的精神，對中國的未來佛教改革事業必

將產生有益的影響。

巨贊法師佛教改革思想初探


